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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滂沱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对那天夜晚用上形容词，而且

只有一个形容词：静谧的。我坐在凉亭边上，几条草鱼

向我的影子聚拢过来，像白日那样吸引游客，急躁地跳

出水面。即便已经深夜，它们还在熬夜，还在饥肠辘辘，

撕咬着我的影子。我不是游客，身上就只带一根钥匙，

什么都给不了它们，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装作没

看见，抬起头望向前方。湖被一圈栾树围绕，一串串黄

色的花从树盖中探出头，风吹来，树枝在动，叶子在动，

唯独花束一动不动，维持着莫名其妙的体面。栾树让我

想起了，不久前，和两位朋友深夜开车前往乡下，去悼

念一位亡灵。

山路蜿蜒难行，我们开了一辆皮卡，三人都是中度

近视，还都有散光。我最怕昏暗的地方冒出一两束光

线，它会被迅速切割成一条条的丝，像毛线一样有着刺

绒，然后任意地拉长、折叠，呈现出一个扭曲的形态。我

从湖面看那些光影也是这样的，它们在湖水中疾速地

奔跑，相互碰撞，从一团变成一线再变成一点，慢慢地

融化消失。湖底沉没了许多光，包括那些我所钟爱的，

比如处女座形状的，又或是楚人墓地里的壁画，一只翩

翩起舞的飞鹤。

一只鸟从车前掠过，同伴踩了一脚急刹车，我的

头撞到了车顶。我们抱怨他，为什么不把那鸟撞死，

现在它半死不活地躺在那地上，扑腾着翅膀，痛苦极

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其他的鸟，我们不得不降

低车速，同时三个人眼睛不好的人一起盯着路面。这

样很容易疲倦，在昏昏入睡时，有人循环播放了一首

英文摇滚，车载喇叭倒

是闹得热烈，而我们还

是那样的沉默。

那天是周三，下午3

点，我在处理一份材料的

时候，接到了一通电话，

得知朋友的父亲已于早

晨在县城家里去世，当即

送到殡仪馆火化，随后骨

灰被运往乡下老家停灵。

死亡像是一个生硬的事

物，我对它无比陌生，半

天没反应过来。直到电

话里催促询问我参不参

加葬礼，我才回过神，原

来有人不在了。我想起

为数不多接触葬礼的时

候，总是跟在父母或亲戚的身后，他们的身躯遮挡了我直面死亡的视

角。我给电话里的人一个模糊的回答，立马转过身给两个熟悉的朋友

打电话。“他没说父亲去世了，但是前几天跟我来了一通电话，说他爸

不太行了，问我和医药贩子还有联系吗，他想买一些药。”“那天，他哭

丧着跟我说，他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朋友就是兄弟。要是真到那

么一天，拜托我给他帮忙。”当时，两人都在忙工作，回复我的时候模棱

两可。到了下班的时候，我没有回家，而是在街上徘徊了许久。不知道

他们那边办丧事有什么风俗，晚上能去奔丧吗？什么属相的要回避？他

肯定很伤心吧。我打定主意，去一趟，宽慰一下他。正要打电话给另外

两人的时候，电话已经打来了：走吧，出发吧。认识他们多年，从来没有这

么默契。

车沿着省道不知道走了多久，反正是朝着西南方向走。一台拉活鸡

的小货车挡在我们前面，连续地转弯，我们不敢超车，而是降低速度跟在

那台小货车的后面。几只鸡把头从笼子里伸了出来，愣愣地看着我们，或

许也没有看我们，只是头伸出笼子外，能好受一些。我从鸡那儿得到了灵

感，也把窗户打开，耐心等待一阵鸡屎味儿过去之后，骤然闻到了草木的

青气。是有人割草了吗？也许是某些植物在奋力地生长。谁还在秋天生

长？有木芙蓉吧，在秋天开花，然后在冬天被冻死，来年又冒出一大堆。

我干脆像鸡那样伸出头。天空中没有月亮，不远处的山庄模糊不清，

一阵阵狗吠传来，风从我身上碾过，大量的思绪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瞬

间，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场景，身体也变得笨重起来，整个人不想动了。

靠在车沿上，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尾鱼，随着车的颠簸上下游动。

“闭嘴！”当我是一条鱼时，那群鸡咕咕地叫了起来，居然嘲笑我。我

钻进车厢，回过头问他们：“如果一个人死了，该怎么办？”

“打电话给殡仪馆，他们知道流程！”

“肯定要办什么手续，类似于证明的。”

“本地有好多的习俗！”

“对，要请道士来唱几天。”

……

我们根据导航，冲到了一个陌生的塆子，塆子的狗顿时叫破天，村子

被惊动了，家家户户疑惑地走出来，警惕地望着我们。由于不知道禁忌，

我们又不好意思问朋友是哪一家，于是退出塆子，又仔细研究导航，于是

被带到另一个陌生塆落。在黑夜中，我们没有方向，到处撞，到处窜，似乎

只有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明确的亡灵，而我们万万不能破忌说出口。

后来朋友的亲戚给我打电话，说是来接我们，才发现导航在农村不

怎么管用，岔路岔得有点远，走了半天，才到朋友家。他一脸憔悴，头上竟

有几块斑秃。我们在灵堂磕头上香，对亡灵表达最后的追思。然后，像小

时候那样，我们一人拿一个小板凳，围坐在门前。

朋友的话骤然多了起来。他父亲半年前没路子了，医生多次说，可以

拉回去了，他舍不得，他父亲也舍不得，借了许多钱帮他父亲续命，父亲

还是多器官衰竭，实在没有任何办法。说完之后，他大叹一口气，低下头

陷入沉思。那个氛围很是尴尬，我们不知道聊什么，什么话题都显得不合

时宜，只得静静地陪他坐着。许久，一个同行的人忍不住了，他起身走到

朋友的身边，先是在周边犹豫地走了走，突然蹲了下来，抱了抱朋友。朋

友顿时泪珠打满了眼眶。

朋友说：“等把这一切弄完了，想去钓几天鱼，已经一年没有钓

鱼了。”

我们说：“会陪你去钓一场鱼。”

他又说：“要去那种很大很大的湖，乘船到湖中央，然后默念三遍鱼

会上钩，再开始钓鱼。一直从白天钓到晚上，再熬个通宵！”

他说完，又安静了。我们一直陪着他坐到凌晨。村子里的习俗，办丧

事不留宿外人，也不许送客人。我们打算回去了，朋友说：“千万记得下次

去钓鱼！”

我们开车回县城的时候，路上没有一个人。车子快没油了，我们一路

找加油站，乡镇加油站都关门了。为了省油，我们只能把空调关了。我瞅

了一眼窗外，有那么一种错觉，我仿佛看到了那片湖，几只跳动的青鱼。

它们跟在我们的车后，随时准备张开血盆大口将我们统统吞噬。距离下

一个加油点还有多远，我们不得而知，只能脚踩油门，准备尽快驶离这

里。突然，山间出现了一团迷雾，开车的狂踩刹车，车在迷雾前停了下来。

我们下车探路，好奇地走进迷雾，里头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光影形

成长条形的叶子，一抖一抖的。我们像是在海藻里行走，而雾气就是水，

这一切我都熟悉，还是那一片湖。我仔细观察那些藻类，上面密密麻麻横

七竖八的线条，如同文字，去辨别，又完全看不懂。当我触碰藻叶，我明显

感觉瘦了，我低下头，我真的瘦了，肚腩缩了进去，有东西在我身体里消

失，某些记忆，某些情绪，某些心情，然而我都不清楚到底哪些东西消失

了。这时仰起头，天上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如同一轮落日，又或是一

轮初日，在盯着下面看。我想了半天，终于晓得了，于是蹦哒几下，像那些

青鱼一样。

正午时分，凶猛的日光瞬时被层层叠叠

的乌云遮蔽。幽灵盯着天空，开始担心这一

场雨，屋顶漏雨，家里还没凑出修缮的费用。

这时，蝉鸣声倏地收住，三两只斑鸠扑扇着飞

过屋顶，隐入小树林。接着天空被一道树根

状的闪电劈开，杂货店像一艘孤立无援的船，

落入暴雨的狂噬中几近沉没，旦夕之间，独自

看店的幽灵切断了冰柜电源，从里屋拿出两

个脸盆接水。雨太大了，半分钟就要往外面

倒一次水。

大约半小时后，雨势终于减弱。屋外雨雾弥漫，汗和

雨浸透了他的身体，他瘫坐在柜台后的靠背椅上，大口喘

息着。他忽然想到冰柜的电源还断着，于是又立即起身

去插电。但冰柜的电力并未恢复，原来是停电了。

这时一个男人进来了，没有带任何雨具，全身滴着

水，像一个刚刚经历了海难的幸存者，湿透的浅绿色衬衫

海草般紧紧贴在身上，看上去很焦虑，似乎正被一些暴雨

之外的问题所困扰。他想到什么，上前两步，把手搭在柜

台上，伸长着脖子，往里间望了望。

“一包玉溪。”他淡淡地说，有些心不在焉。

玉溪长期卧躺于货架的最底层，幽灵俯身去拿。

“一个人看店？”男人问。

“嗯。”幽灵一边回答一边把烟交到男人手里。

男人长得有一丝像父亲。也许所有这个年龄的男人

都让他想起父亲。毕竟他已多年未见过他。父亲的脸孔

已经被重新构建，成为所有人。那晚也下这么大的雨，父

亲穿戴好雨披，举着一个手电就往大雨里冲，说要去接一

个人，再也没有回来。

男人接过烟，出神片刻，然后递了张100元纸币过来。

幽灵捏了捏纸币，然后说：“这张钱是假的。”

暴雨来得迅猛，消失得也快。烈日一照，水气散尽。

入夜后，幽灵沿着空旷的大街慢跑。虽然一些幽深的巷

子里可能还潜藏着隐蔽的水田，但只要留心避开，完全不

必担心跑鞋浸湿。互相遮蔽穿梭的梧桐枝叶之间，偶尔

会被晚风带来一场小型阵雨，让人依稀记起午间曾下过

一场狂暴的雨。

天黑以后，大街上鲜有车辆往来。疲倦的商铺依次

收摊，街道上到处充满回声，像基里柯的画一样汇集着厚

重的神秘。幽灵正在构思关于梦的小说。他的灵感来自

于午休时的四层梦境经历，他的手表四次滑落，每次捡起

都会通往一个不同的宇宙。当他从第四层梦境中醒来

时，他发现表带确实松了，梦境跌落的过程大概历时11

分钟左右。他回忆起方才进入第二层梦境时已经知道自

己正在做梦，于是他得到一个区别现实和梦境的经验：在

梦中，困境总是不断重演，很难逃离，哪怕它非常虚弱。

不过一旦被识破，梦就开始服从。进入清醒梦后，梦主无

所不能，他们建造不存在的房屋，编织不被拆穿的谎言，

享受永不熄灭的爱。

按照这样的逻辑，幽

灵决定将小说分为四

个章节：猎梦、训梦、

控梦、炼梦。构思到

此便没有下文。

一只椋鸟掠过幽

灵的头顶，叫得很慌

乱。幽灵感到困倦，

开始慢步折返。也许是太困了，幽灵被什么绊住，脚下踉

跄，却没有摔倒。相反他腾空而起，甚至没有用力，就飞

到了油松的树腰处。几番适应之后，他选择采用蛙泳的

姿势遨游于半空中。

幽灵怀疑自己进入了清醒梦。起风时，飞翔更冷

了。他蹬一蹬腿，去捕捉低处的流云。原以为流云会像

溪流中的鱼，实际却更像林中的蝴蝶。幽灵徘徊在100

米左右的空中，这样既能看清小镇的面貌，又不至于太贴

近地面。世界陷入黑暗，路灯一盏接一盏把大街照得通

透，反倒使他更加寂寞。

同学的家就在下一个路灯的转角处。幽灵突然想去

打一个招呼，顺便见识下他新买的乔丹一代元年球鞋和

大力神变形金刚。虽然夜已深了，但同学的家里依然灯

火通明，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着，大方迎入生灵与喧嚣。幽

灵从窗户直接飞入了同学的房间，墙壁上贴满了NBA球

星的海报，发皱的乔丹与崭新的科比毗邻相望，笑得同样

灿烂。那双红黑相间的球鞋随意摆在墙角，旁边站着威

风凛凛的大力神变形金刚，一切都和幽灵的想象吻合。

他瞥见同学半裸着趴在书桌上，睡着了。幽灵没有叫醒

他。他大胆地将双脚滑进46码的球鞋里，试图走到穿衣

镜前。他没有成功，他的脚直接穿过了球鞋。当幽灵飘

过穿衣镜时，也照不出自己的形象。“如果是梦的话也不

足为奇。”幽灵倾着身子，飞出了窗户。

他突然失落伤心起来，担心飞翔会戛然而止。他闯

入了一片遥远的棕榈树林。这里没有光，几乎看不见

了。幽灵继续往林子更深处遨游，他想起半年前，曾和一

群伙伴无意间来到这里。他们发现了一辆废弃的红色桑

塔纳小汽车，它奇异地夹在两棵歪斜的棕榈树之间，车头

已经撞得变形，一半车胎陷入了落叶中。幽灵着了迷，他

走近小轿车，抹了抹车窗上的灰尘，好奇又惊恐地往里

看。这时身后的伙伴已跑出很远，他们不耐烦地喊着他

的名字，叮嘱他小心有鬼。他还来不及看清，就被呼声架

走了。

这一夜幽灵突然想要探索小汽车的秘密。他像觅食

的蝙蝠一样在树枝间窜来窜去，终于在天亮前找到了那

两棵歪斜的棕榈树。不过，小汽车不翼而飞，树下只有一

具发脆的骷髅。它的头颅摇摇欲坠，耷拉着双手瘫坐在

树下。

我们差不多年纪，骷髅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与你差

不多年纪。

银色的月亮升了起来，把骷髅照得透亮。它确实

不老。

是车祸，还是生病？幽灵问。

不记得了。说完，骷髅顷刻化成一摊灰烬。幽灵

想回到地面，把骨灰埋入土中，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风起，骨灰很快被吹散。幽灵不再悲伤，应该飞到更远

的地方才是。他飞越了棕榈树林，一条蜿蜒温柔的河

流横亘在前，它怀抱着整个小镇，再往远处他还从未到

达。幽灵进入飞翔的狂喜之中，决定向更深远的地方

遨游去。

小镇上，一桩15年前发生的杀人悬案终于告破。日

出时，人们又开始谈论起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以及那位

痛失独子的母亲。有人说她曾试图跳楼自杀，但没有成

功。他们叹息她悲惨的遭遇和不可挽回的婚姻，好像达

成了什么共识一样纷纷摇头。他们不知道的是，母亲的

记忆已经变得模糊。案件告破之后，母亲向警方表示：她

不见凶手，也不会出现在法庭上。

流亡已久的男人终于归案，那些关于被追捕的噩梦

也消失了。新闻媒体作了诸多报道，连毫不相干的路人

也接受了采访。在交代作案动机时，男人的心脏像走错

了时间的钟表一样晃动起来。15年后，记忆也开始左右

摇摆，他不确定那天到底是去杂货店买了一包玉溪还是

一包红双喜。他想的是另一桩事：总有一天，游戏厅的

老虎机里会吐出钱，钱会像暴雨一样倾下来，他的女人

会带着儿子重新回到他身边。他带了一把锋利的短刀，

刀背上有一个优美的凹槽，有时他会好奇血从那里经过

时会呈现怎样的状态。他没有想到亮起短刀时，男孩会

奋不顾身地同他搏斗。他失手了。当短刀扎入男孩纤

弱的脖子，鲜艳的血瞬间如烟火般绮丽迸发，然后减缓

如火山岩浆。这时他才看清他的脸，鲜活、明媚，让他想

起自己的孩子。在逃亡的岁月里，他再也没有见到过

妻儿，他想象儿子长成了死去的男孩模样。他也忘记了

当初杀的到底是谁，是那个素不相识的男孩，还是当时

的自己。

附近的人工小河已经涨满，一些卑微的河底生物将

被暴雨冲上岸来，而冰柜的电源再也没有被插上。在逐

渐形成的肃穆的浪中，首先融化的是近乎透明的盐水棒

冰，接着是花花绿绿的雪糕和甜筒，当人们取走那些幸存

的饮料后，冰柜被转卖两次，最终丢弃在一丛不被重视的

小树林中，生锈、长草，成为啮齿动物的家园。

纯洁的血和污秽的雨不断相互冲刷、融合，在幽灵周

围形成新的湖泊。雨水洗去了足印和大部分指纹，就像

什么都没发生过。警察用白色粉末在尸体边缘圈出一个

人形。收款机里只剩下零钱，屋顶没有被修好，但他再也

没有担心过漏雨的事。

第四届“幸福杯”中学生作文大赛征文主题：“那件充
满幸福感的事”

初选文编号：0113
作者：集红区三中 八年级二班 刘梓涵（女，13岁）

指导教师：钟乐乐（女，二级教师）

《那件充满幸福感的事：看日出》

13岁之前，我从没亲眼看到日出。我们学过课文，巴

金的《海上日出》：“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一

纵一纵地，使劲儿向上升。”也学过刘白羽的《日出》：“原

来是太阳出来了。它晶光耀眼，火一般鲜红，火一般强

烈，不知不觉，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哇，那一定

是超级壮丽的景象。班主任钟老师告诉我们：“以前人们

为了看日出，会特地爬到很高的山上，半夜起来等待。我

父母就是当年在泰山看日出时认识、结婚的。”不过钟老

师自己也没看过日出，她是地下出生的第一代。

我多想亲眼看一次日出。后来帮我完成这个愿望

的，是我最好的朋友莉莉。

莉莉是今年春节来到我家的。她是爸爸在公司年会

上抽中的一等奖奖品。爸爸告诉我，“莉莉N67”原本是

送货机器人，单手能搬起半吨的东西，服役5年后她的能

量池衰减了，就退役变成家庭服务机器人。妈妈很不高

兴，说：“你们这破单位，去年还抽的是新机子，今年奖品

就成旧机子了。而且这种老型号有辐射吧？还不如二等

奖的全息绿植模拟器。”可是我好喜欢莉莉，她长得跟哆

啦A梦动画片里的静香一样漂亮，会做家务（妈妈嫌她炒

菜不好吃），每天陪我上学，接我放学。我跟莉莉很快成

了好朋友，什么心事都跟她说。我们班一多半同学家里

早就有服务机器人了，孙沐宸还吹牛说他家的机器人能

发射小型核弹，我才不信。我觉得莉莉是整个地下世界

最棒的机器人。

过生日那天，爸妈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我许愿某

一天能看到真正的日出。”他们笑了，说：“傻妞，日出有什

么好看？”唉，他们真无趣呀。几个星期以后，一天莉莉接我

放学时说：“涵涵，我有办法让你看日出了。”我高兴得一跳

三尺高。接着莉莉告诉我，她刚发现我们住的集装箱红区

换了一批新垃圾搬运员，是跟她型号一样的机器人，她可

以带我混进去，跟着垃圾车走。垃圾车的终点是地面上的

垃圾填埋场，我们藏在那儿，等几个小时就能看到日出啦。

自然课本里的第五章《地上》说，地面上温度常年低

于零下20℃，地面空气也不利于人类呼吸。所以我用压

岁钱偷偷买了电子御寒衣，又在文具店买了5个小型氧气

罐。我给我们的行动取名“日出大冒险”。激动人心的一

天终于到来了，半夜3点钟，我蹑手蹑脚地爬起来，到储藏

室去找莉莉，她每夜站在那儿充电（妈妈不让她在我卧室

里陪我睡觉，说辐射伤脑子）。我们路过爸妈的卧室，听

到爸爸那喝粥一样的呼噜声传了出来。我们打开门，走

廊里每家每户门口都放着几个大垃圾袋，莉莉让我钻进

一个袋子，假装也是一袋垃圾。我把电子御寒衣穿在外

面，背上书包，蹲在袋子里，过了一会儿，听见外面传来轻

轻的脚步声，是垃圾搬运员们来收垃圾了。莉莉一手提

起装着我的袋子，跟在她们身后。

我被放到车上，闻到四周臭鱼烂虾的味儿。车嗡嗡

地开动，我不知不觉睡着了。是莉莉把我叫醒的，她隔着

垃圾袋小声说：“涵涵，打开御寒衣开关，要到地面了。”我

赶紧在胸口按一下，身上暖和起来。我又打开背包，取出

一个氧气瓶，挂在胸前，把口罩形状的氧气面罩挂在脸

上。只听格格的电梯门打开的声音，我们到了地面。

我认识的人里还没人去过地上世界呢。我被挪动了

两次，机器人们离开，垃圾车开走，四周逐渐安静下来。

我头顶的袋子口打开，莉莉说：“出来吧。”于是我爬了出

来。我身上不冷，脑门和耳朵冷，就像打开冰柜门扑过来

的那种寒意。我还听到耳边有奇怪的呼呼声，莉莉说：

“那是风。”哇，我第一次听到了风声，有点儿像人轻轻吹

口哨。头顶全是黑乎乎的，很多亮点点，像针尖戳破的小

窟窿。那是星星，我在天文馆见过。我往四周看，视野里

一座座小山，莉莉说那都是等待处理的垃圾。

这时是凌晨4点48分，莉莉拉着我爬上最高的一座

垃圾山。我们坐下等日出。我换了一个氧气瓶，激动得

心怦怦跳，心里想着背过的课文，不知真的日出是不是那

么美。莉莉也很兴奋。我说：“你以前看过日出吗？”莉莉

想了一阵说：“也许看过，但我的记忆被清除过，所以不记

得。”天空慢慢亮起来，能看得更远了，我看到很远的地方

有个超级大的、门框似的东西，像两条腿一个屁股似的蹲

着。我问那是什么，莉莉说那是以前地面的人工作的大

楼，外号叫“短裤”。

莉莉搂着我的肩膀，她突然说：“你的衣服怎么变凉

了？”我一看，御寒衣的电量只剩7%。莉莉问：“你充电了

吗？”我才想起买回来忘记充电了，它只有出厂时的一些

电量。莉莉想了想说：“不要紧，我用我的电给它充上。”

她由于半夜就跟我出来，能量池没满，只有平时的一半。

我有点害怕，莉莉安慰说：“没事，6点左右太阳就出来了，

咱们看完赶快回去。”她从腰间拉出传输线，插在御寒衣

的接口上，又帮我换了一个氧气瓶。

这时天空最远的地方开始变亮了，越来越亮，天的颜

色也越变越浅，一个极圆极圆的头把它顶开一条缝，露了

出来。我以前没见过真正的太阳，但我一眼就知道是

它。它像个金子做的鸡蛋黄，又像一枚完美的

硬币，正被天外的一只手放进储蓄罐里来。它

不紧不慢，仿佛非常有把握有计划似的，一点点

冒上来。它四周有很多碎面包一样的云块块，也

都被照得越来越亮。我顾不上说话，舍不得眨

眼，死死盯着，好像面前正在发生一桩悲壮又伟

大的盛事。啊，我忍不住大叫：你真美呀！

最后，太阳从那个缝隙里完全挣脱出来了，

彻底地掉进存钱罐了。阳光好亮啊，好像把我

整个人照成了透明的，让我只想永远做像这阳

光一样好的人，永远不许坏念头进入被照亮的

心。我感到有点难过，很孤独，想流眼泪，但又

非常幸福。我想跟莉莉分享我的感受，回头一

看，她的眼睛是暗淡的，她为了让我保暖，耗尽

了能量。

我按下御寒衣上的呼救信号按钮，然后就

等着，等的时候看到远处有几个人影在慢跑，边

跑边吹口哨。他们没戴氧气瓶，奇怪，地面世界

不是没人居住、也不能随意自由呼吸吗？

后来集红区派出所的叔叔阿姨把我接了回去，我挨

了批评教育。医生们给我做检查，我一点也没冻坏，唯一

遗憾的是莉莉被带走修理了，一星期以后才送回来。我

问：“莉莉，你还记得咱们一起看日出吗？”她说：“好像不

记得，又好像记得……你是不是宙宙？你是说咱们跟你

爷爷奶奶在海上看日出那次吗？”我哈哈大笑起来。看日

出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幸好我的这段记忆不会像莉

莉那样被修改清除，我会永远珍藏着它。

评审老师意见：
同意选入短名单。该文故事精彩，感情真挚，语言流

畅生动，可以看到小主人公那颗充满探索意识的心以及

对美的渴求。未来的地下世界，正需要这样的活力与精

神来照亮。只是倒数第二段需删掉。

——钱利民（集红区二中教师组长）
不同意选入短名单。故事离奇，恐有夸大成分，如：

其余机器人为何始终没发现“莉莉”？该文折射出目前学

生存在滥用机器人、过分移情机器人导致忽略亲情等问

题，更有擅自购买危险品等举动，殊非正面事例。倒数第

二段问题务请重视。

——尤敏（集黄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不同意选入短名单。不能鼓励孩子把到地上冒险当

游戏，此风不可长。为了保护孩子，更不能让他们对地面

世界产生错误的幻想。倒数第二段涉敏感信息，请该指

导老师与学生认真沟通，矫正认知。

——万慧枝（集绿区实验中学副校长）

■栗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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